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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原名《天工开物卷》，中国古代综合

性科技著作，书名意为“巧夺天工开创万物”，由明代

科学家宋应星撰，初刊于1637年。《天工开物》共18

卷，与《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并称明

末“四大科技名著”。

《天工开物》成书于崇祯九年（1636年），是宋应

星在任江西分宜教谕时，根据大量实地调查及文献

资料写成。全书依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以

食、衣、住、行、用的大体顺序，分三编18卷，共8万

多字，配有123幅插图，系统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

手工业领域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书中对

原料品种、用量、产地、工具构造，以及生产加工的操

作过程等均有详细记载。

《天工开物》堪称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也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的一手史料。它不仅记录总

结了大量古代生产技术成就，还提出了“天工开物”的

科技哲学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协调、人力顺应自然之

力。后世学者从中解读出“物种变异”“质量守恒”“系

统工程”等科学思想。其重视实践与数据的精神，也

被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认为暗合“近世科学方法”。

明末“四大科技名著”之《天工开物》

延伸阅读

《天工开物》助力欧洲养蚕业
□ 彭韡铭

《桑蚕辑要》法文译本封面

及插页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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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 丝 绸

之路，中国原创

的养蚕、制丝技

术 也 踏 上 了 世

界 之 旅 —— 东

传朝鲜与日本，西入中亚与西亚，最终抵达欧洲

大陆。

鲜为人知的是，近代欧洲蓬勃发展的养蚕业，

曾遭遇毁灭性蚕病冲击，来自中国的古代养蚕技术

文献，为困境中的欧洲提供重要参考，其中就包括

法国汉学家儒莲翻译的明代典籍《天工开物》。

蚕病置欧洲丝绸业于绝境

丝绸之路以洛阳、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

直达地中海沿岸。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班超重

开丝路，这条以丝绸命名的贸易通道，不仅流通商

品，也传播技术。

12 世纪后，中国蚕种及养蚕技术先后传入意

大利和法国。18 世纪及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养蚕

业步入鼎盛。19 世纪中叶，意大利和法国年产茧

量分别达到 5.6 万吨和 2.6 万吨。中国、日本与欧

洲，形成了世界三大蚕丝产地，养蚕产业给当地带

来了可观的财富。

繁荣之下暗藏危机。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南

部的蚕农惊恐发现，蚕群开始大量死亡。刚孵化出

的幼蚕纷纷夭折，在幸存蚕体上浮现出形状不整、

浓淡不一的黑褐色斑点。绝大多数蚕无法吐丝结

茧，曾经繁荣的丝绸产业濒临崩溃。

这就是“微粒子病”。它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

欧洲养蚕业。生产数据断崖式下滑：1853 年法国

蚕茧产量为2.6万吨，到1865年降至400吨，法国丝

绸业当年损失高达 1 亿法郎。意大利同样遭受蚕

病重创，其地中海丝绸产业昔日荣光不再。

从巴斯德显微镜到儒莲译著

面对这场灭顶之灾，各国政府束手无策，蚕农

们只能远赴土耳其、伊朗甚至远东购买蚕种。1865

年，法国农业部委托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找出

蚕病根源。巴斯德借助显微镜，成功辨认出两种致

病微生物，但如何防治仍是一道难题。

幸运的是，法国人并非毫无准备。在此之前，

即1837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儒莲

就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从中国古籍中寻找养蚕治

病的经验。

儒莲摘译了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的养

蚕部分，同时参考清代官修《授时通考·蚕桑门》，

合编成一部法文译本，汉名定为《桑蚕辑要》。儒莲

在序言中写道：中国在养蚕和防治蚕病方面“积累

了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完整经验”。

《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蚕病的种类与症状，

其中描述的病害与巴斯德在显微镜下发现的病

原体高度吻合。更重要的是，书中提供了一整套

防治方案：病蚕隔离、蚕具消毒、蚕种选择、桑叶

清洁……

巴斯德结合中国传统经验与当时微生物学知

识，最终制定出有效的防治方法。他用科学方法解

决了“为什么”，《天工开物》为蚕农指明了“做什

么”和“怎么做”。

多亏《天工开物》的“治病良方”

依靠巴斯德建立的检疫制度和《天工开物》的

“救命良方”，欧洲养蚕业得以起死回生。儒莲的译

本《桑蚕辑要》很快在欧洲学术界引起轰动。不到十

年间，《桑蚕辑要》就被转译成英、德、意、俄等七种

文字。最引人注目的评价来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

文——他在 1868 年出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

的变异》中多次引用《桑蚕辑要》，称之为“权威著

作”，并将中国古代养蚕中人工选择、品种培育的具

体措施，作为论证生物进化的重要例证。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天工开物》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

德罗”。这部凝结了古人实践智慧的技术著作，既

是中国古代科技创造力的见证，也体现了传统技术

知识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价值。

（作者系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理事、中国科

学技术史学会科学文化专委会委员）


